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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心 台灣情

文／謝瑋婷

　出生於民國16年的鍾添昌，如果光從外表來判

斷的話，一般人的評語應該是「有點嚴肅，但還

是人很好的老爺爺。」然而眼前這位年過八十歲

的老先生，在過去雖曾是一位年輕的美濃農夫，

但在他的人生當中，卻曾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

戰、台灣光復、228事件、韓戰，並在往後的人

生裡將時間奉獻給自己的工作，成了一名為民除

害的專案刑警。若不說這些，鍾添昌看起來也只

是一個平凡的老爺爺罷了，等到知道這些事情之

後，才能夠理解他眼裡那種正氣凜然的嚴肅光輝

是從哪裡來的。

　只能從教科書上略窺一二的歷史事件，在鍾添

昌身上卻是活生生上演的人生，是曾經經歷過的

現實。然而不論知道的人有多麼驚訝，鍾添昌還

是一副氣定神閒的神情。對他來說，這樣經歷豐

富的人生並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那都只是他人

生這條長河上的一葉輕舟，重要的並非經歷過什

麼，而是決定要以什麼態度生活，僅僅是如此而

已。

軍警生涯 通往幸運的一條路

　出生於美濃的鍾添昌，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幾乎

是與世界脫離的環境裡，70年前的南部鄉下與台

北相較，可以說是兩個世界，除了平常的農務之

外，幾乎不會有什特別的事情。從小就生活在農

村的他根本沒有多少受到教育的機會，即使成年

後想要離開家去找工作，不但沒有一技之長、也

沒有學歷，根本不可能在其它地方找到種田以外

的工作機會。就算好不容易等到台灣光復，那時

教育還不如今日開放普及，沒有學校會收年紀這

麼大的學生，鍾添昌便錯失了再教育的機會。但

是他並沒有放棄，仍然持續在觀望及尋找工作機

會。

　終於在民國38年，台灣實行了第一次的身家調

查及徵兵，鍾添昌也幸運地抽中前往鳳山受訓。

成為士兵後，他首度離開了家鄉與來自台灣各地

的人見面、一同受訓，並開始接收到來自家鄉以

外的資訊，終於給這位年輕人開啟了通往村莊外

的門，他的世界從此廣闊起來，不再單單侷限在

農村的生活。

　當兵期間韓戰爆發，期間有三次鍾添昌原本預

定要外派到國外去參戰，但美國不同意，兩年後

自然就平安的退伍了。退伍後由於擁有健壯的體

格及相關背景，剛好認識的人告知他警校在招

生，便在民國41年報考警校成功後前往台北，開

始了在台北過生活的日子。

都市求存 走過孤獨站穩腳步

　進入警校後，警校將他以交通大隊的名義派往

各地認識不同區域，最後才讓他進入專案小組中

工作。過程中，他坦承自己客家人的身分幫了很

多忙，因為會說客家話、日本話、閩南語、還有

一些方言，讓他能夠很快的與當地人對談，收集

資訊及結交朋友。這當中，客家人吃苦耐勞、儉

樸的生活習慣也間接幫助他撐過難關，讓他得以

鍾添昌
不求功不求利 但求無愧

文／胡哲揚

　訪問開始的第一句話是：「sorry今天出了點

狀況，剛剛趕小黃回來的。」趙賢宏給人的第一

印象是有點內向、天真。一開始訪問的時候，這

個不同校的學弟感覺還有些許緊張，有點靦覥的

笑容相當純真，代表的是一顆未受太多無聊雜事

污染的心靈。趙賢宏還只是個青澀的高中生，現

在面對著高中生涯最大的挑戰－－學測。就讀私

立淡江高中美術班的他，高三每天的生活就圍繞

在繪畫以及書本之中，除了術科的課程之外，就

是不斷地唸書、唸書以及唸書。雖然他未曾明

講，可是感覺得出來，他對美術有著些許執著。

　一路走過這開始還沒有幾年的人生，趙賢宏成

長的過程，相較於這個社會上的許多家庭，算是

很平安順遂的。父親是出生在台東的半客家人，

一半外省人，而母親、外婆都是客家人，在台北

縣著名景點十八王宮廟附近長大。而他則出生於

台北縣的蘆洲，從小居住在蘆洲，讀書也都在蘆

洲，直到上了國小才轉進台北市唸書，高中則考

進了淡江高中的美術班。

四分之三血統 不會客家話

　雖然擁有四分之三的客家血統，但是趙賢宏在

被問到會不會說客家話時，尷尬地笑了幾聲，回

答說：「不會。」再詳細一點地問了下去，才知

道，原來他的上一代就都不太會說客語了，要再

更往前追溯到外婆那一代，才有人可以流利地說

客語。至於為何如此，他想了一下說：「因為自

己其實不太在意是否身為一個客家人，不管怎

樣，大家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都是台灣人，能

夠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心力就好了。種族的問題，

不必太詳細地去區分。」但是雖然這麼說，趙賢

宏還是認為，客家族群的文化、語言，仍然是需

要被注重的。不然在當前社會的這種情況下，給

人的感覺好像是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大眾被

限定只能說特定語言。就像現在多數人都操著一

口流利的國語、台語，好像社會上只存在這兩種

語言似的，然而，客語卻處於瀕臨絕種的邊緣。

許多的客家新生代都會說國、台語，反倒是原本

的母語－－客家話不會說了。其實這是一個相當

值得我們思考的現象，為何在資訊發達、學習容

易的今天，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不會說客

語、閩南人不會說閩南語，甚至是原住民，政府

一直積極關注的對象，許多新生代不會說自己的

母語，反倒是國語、閩南語說得相當順？

　對趙賢宏來說，客家人的身份並沒有那麼重

要？他說，就連他的母親也不太在意這個身分。

畢竟這些都只是名號而已，隨著歷史的洪流，總

有一天會被埋進歷史灰燼之中。既然都如此了，

那何必太過在意自己的身份呢？大家都住在這個

島嶼之上，就如同住在同個屋簷之下的，一樣都

是一家人。到底是不是客家人並不是重點，大家

能夠團結一心最重要，這樣總比族群之間的對立

趙賢宏 
不在乎身分 不變是硬頸

■在家人面前笑得燦爛的鍾添昌（右一）。  � （鍾添昌提供）

■細心保存的警帽和獎盃，顯示鍾添昌對刑警工作的投入和對工作的驕傲。� (鍾添昌提供)

身為警察，得每天面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安與暴力，實

在很難讓人開心起來，唯一比較欣慰的，就是抓到犯

人的那一瞬間。

在物價昂貴的台北安居下來。鍾添昌回憶當時，

真的被現實生活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在美濃不

需要付什麼水電費、三餐從自家田裡拿就有，可

是到了台北卻什麼都需要收費，他花了好一陣子

才適應這樣的生活。回想起那段在台北辛苦討生

活的日子，鍾添昌表示那段時間真的是過得很

苦，不但要努力在物價昂貴的地區生活，當時他

一人隻身上台北，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過得非

常孤獨。等到過一陣子交到朋友了，也遇到可以

一起白頭偕老、一起努力的對象，日子才過得比

較幸福。

　然而，即使鍾添昌是家族第一個離開故鄉勇敢

前往台北打拚的年輕人，但是從此之後，便因為

工作忙碌漸漸與故鄉脫節，只有在掃墓或節慶時

才會偶爾回去，幾十年下來，回家鄉的次數還不

滿十次。

　當問起是否會想念家鄉時，鍾添昌停頓了一

下，淡淡地回答：「想也沒辦法啊。」這並不是

冷淡、也並不是無情，可是卻讓聽的人感到一陣

鼻酸的無奈。身為國家公僕，就算所有人都休假

了，他仍舊必須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維持

社會治安。當年鍾添昌常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一遇到重大案件甚至會加班到四、五點才能回家

休息。這樣辛勤的工作雖然讓他獲得賞識，但代

價卻是他無法多花時間跟孩子及家人相處，畢竟

他才剛回家休息，沒多久後小孩子便出門上學去

了，半夜回家更是全家人都已睡去。近在身邊的

家人都如此了，遠在天邊的故鄉就更不用說了。

遠離家庭 即使遺憾甘於如此

　問他遺憾嗎？得到的仍是一句小小聲的：「習

慣了、已經習慣了。」他輕聲重複的兩句話，聽

起來像是要說給別人聽，同時也是說給自己聽。

已經習慣如此辛勤工作、已經習慣如此照顧家

庭，甚至是對於這樣的孤獨及落寞都已經習慣

了。即使錯失與家庭相處的寶貴時間，但是他願

意如此下去，因為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好好過日

子。就算問起工作上有什麼比較令他振奮的事

情，鍾添昌的答案也是沒有答案。身為警察，得

每天面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安與暴力，實在很難讓

人開心起來，唯一比較欣慰的，就是抓到犯人的

那一瞬間。

　一路觀察下來，客家人勤儉、樸實、努力、低

調、及腳踏實地的特質，在鍾添昌身上可以說是

一覽無疑。不管是在美濃辛勤的種田、還是上台

北工作追緝犯人、都彰顯他努力投身工作的性

格，壁櫥裡細心保存的制服帽子及櫃子裡擺放的

獎盃，都在在顯示鍾添昌是如何致力於自己的工

作。然而當問起回顧一路走來，有什麼功績他最

引以為傲時，聽到的卻不是鍾添昌炫耀自己如何

奮鬥、也不是自豪自己曾破過哪些案件、更不是

自己如何了不起扶養起一家人。這個年過八十的

老爺爺聽了這個問題後坐在他的椅子上，轉頭望

了一眼在一旁忙碌的鍾奶奶、和坐在旁邊跟著聽

故事的孫女，轉頭過來回答時，眼中是一片溫暖

的平靜：「沒有什麼特別好驕傲的，只要孩子都

平安長大，受到好的教育，就夠了。」

　這個辛苦從美濃上來，一路打拚到現在的人，

所求的不是功、也不是利，僅僅是一塊溫暖的安

身之地。即使社會中不乏很有名或成就不凡的客

家人或同鄉人，但社會不只需要主導者，小小而

賣力轉動的齒輪同等重要。或許，鍾添昌就是甘

於作小齒輪、只想擁有平凡幸福的那種人。對他

來說，自己的一生，不需要什麼輝煌事蹟來托

櫬，僅僅只要這樣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愧於

自己，就夠了。

當
試著詢問鍾添昌剛上台北時，是否有感受到什麼特別顯著的文化差異及生活習慣，他露出

了些許困惑的表情，只好進一步做解釋並直接了當的詢問是否覺得台北人很奢華浪費。但

鍾添昌聽懂問題後並沒有斷然做出批評，他反過來解釋客家人之所以讓別人覺得節儉、甚至小

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客家人捨不得花錢，實際上客家人對朋友或賓客是非常大方的。然而一

般人之所以對客家人有小氣的印象，是因為客家人在遷徙的過程中，曾經過得非常困苦，客家

人很多的生活處事習慣，其實都是因為他們曾經經歷過很艱辛的生活，所以格外懂得珍惜現在

的財富或幸福。

　客家人也非常注重教育。理由可以從鍾添昌的訪談中聽出來。因為自己當初無法受到同等的

教育機會，因此對於教育的重要性格外清楚，客家的爺爺奶奶即使希望孫子孫女來看自己，但

若知道對方需要唸書，即使想念、也會叫他不要回來，留在家裡或學校好好讀書。困頓的生活

或許曾經帶給客家人許多苦難，但這樣的磨練卻成就了他們不凡的堅毅性格。� （謝瑋婷）

一般人可能以為，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新生代，是所謂迷失的一

代。但是，對趙賢宏來說，在青春洋溢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對

大人世界的不滿、對台灣政治圈的不屑以及許多有主見的看法。

■趙賢宏以及與妹妹的合影。� （照片來源／網路擷取）

對
趙賢宏來說，台灣的政府、政治人物給他

的印象都不太好，新聞每天都一樣的內

容，政治人物每天都口水戰，而政府官員每個

都好像很忙，結果其實都沒有做事情。難道，

真的要讓如此負面的大環境，逼得更多的家庭

走上絕路、更多的族群邁向邊緣化，才會有人

願意稍微正視一下，到底，我們的政府怎麼

了？他們這些政治人物，光鮮亮麗的外表下，

到底有沒有一顆願意為人民服務的心？

　「老百姓過不下去，走上絕路才發現？口水

整天到處噴，事後才來想對策。推卸責任最簡

單，誰對誰錯不承認。多少族群快滅絕，多少

家庭已崩潰，你們要執迷不悟到哪時？」趙賢

宏即興創作了一首打油詩諷刺了當今政府。

口水到處噴 「我們的政府怎麼了？」
　這個社會的資源分配本來就已經相當不公平

了，少數的人擁有多數的資源。而原住民又要來

分這一杯羹，不論到底是經濟狀況困難還是根本

就是有錢人，只要有原住民的血統又會說母語，

在升高中以及大學的各種入學管道，這個身份會

很吃香。而且更雪上加霜的是，其實並不只有原

住民，還有其他的身份也是可以加分的。例如僑

生或是蒙藏學生，他們能夠以很平常的分數，透

過本身的特殊身份加分百分之二三十，因而進去

了很好的學校。但是，這樣是不是大大減少了其

他真正擁有這實力，且願意唸書的學生，他們原

本就相當少的機會？這樣是不是會將學生的素質

降低？尤其是一些家庭社經地位相對弱勢的學

生，他們可能有超群的實力。看在他們眼裡，一

些有錢有勢、稍微會唸書的特殊身份學生，輕

鬆就進去了他們夢寐以求但是可能付不起學費

的大學，他們會作何感想？趙賢宏說道，現在

的政府對這些特殊身份考生都沒有更嚴格的家

世背景的審查機制，使得一些根本不需要幫助

的人可以取得這些原意並非打算用於他們身上

的資源。

　所謂的客家人只是名字而已，真正需要的是

實質的平等，有很多弱勢族群更需要政府的關

注，而不是整天在鼓吹保護傳統文化，卻又沒

有對其他發不出聲音的人付出什麼實際的行

動，或是幫助了不該幫助的人。這樣只是在間

接地消耗了國家的資源，促進了社會上不平等

的情況罷了。

要更好許多。「團結一心，比對立來得好。懂得

飲水思源、將心比心更重要，不管什麼族群，都

是人啊，都活著，身上都流著血液的。」他說。

升學資源分配 獨厚原住民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趙賢宏說，

社會上所謂多數財富集中於少數特定族群的手

裡，這件事情，他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反倒是

提及就學管道以及升學資源的分配時，他滔滔不

絕地說了很多東西。「現在原住民升學時所擁有

的資源太豐富了啦，這樣都沒有照顧到真正需要

這些資源的人。」「像我們美術班上一屆就有個

學姐，學測只考了三十幾級分而已，但是因為原

住民加分，所以後來進了實踐大學。你知道嗎，

實踐大學就我們而言很難考耶！」他談到這裡，

趙賢宏有點激動、語帶不平地說。他認為，原住

民的補助要視情況，不能全部的原住民都給予加

分、補助，「那些成績很好的原住民也能跟著加

分，那其他沒那麼會唸書、沒有特殊身份的人

呢？」他認為，不能因為為了要對原住民補償，

就犧牲了其他人的權利。

　而在談到了對當今或是之前政府處理關於客家

族群相關事務時，趙賢宏笑笑地說：「我覺得，

不單單是客家人，其實每個族群，都要平等落實

他們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吧。不能僅是針對特定

的族群，現在的新住民也越來越多了。有各種不

同的文化，真的需要保留的太多種了。他表示，

現在的人要看得遠一點，而不是做做表面功夫、

混口飯吃。畢竟，這個社會需要幫助的人還有太

多太多。」

八卦新聞充斥 絕非好事情

  同時，他也提到現在的媒體，而一說到這個，

他就激動了起來：「八卦，有很重要嗎？雖然很

多人愛看，可是，很少報章雜誌會認真地去報

導，到底這個社會上哪裡需要人幫忙。」在新聞

自由的台灣，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大眾喜

歡腥羶的報導，有深度的新聞都被刪減了。看看

現在的有線新聞台，處處充斥著暴力、色情、馬

賽克，觀眾喜歡，可是這對我們的下一代來說，

絕非好事。

  一般人可能以為，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新生代，

是所謂迷失的一代。但是，對趙賢宏來說，在青

春洋溢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對大人世界的不

滿、對台灣政治圈的不屑以及許多有主見的看

法。或許，聽不到趙賢宏說客語，但是他仍然保

有客家人的特點：「硬頸。」不隨便屈服於大環

境之下，政治人物的作秀、口水，周遭對他見解

的不認同，對他都不構成問題，他堅持，只要生

長在這片土地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應該有人

只不過擁有了特定身份，卻因為政府的政策而從

中得利，也不該有族群間的對立。

歷經艱辛 格外珍惜現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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